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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杜刚、胡虎虎

　　东方既白，我国地图“鸡尾巴”处
的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
一处滑雪场，20 多名越野滑雪国家集
训队的运动员正在全力比拼，为进入
北京冬奥会最终名单而努力。
　　他们起身、蹬坡、滑行、冲刺，雪板
摩擦雪地、运动员们的喘气声在连绵
起伏的雪场中清晰可闻。
　　这里是吐尔松江·布尔力克的故
乡，个头不高、面部黝黑的他，受到很
多当地人关注。
　　吐尔松江的 26 载，在不断的自
我“革命”和转折中前进。
　　 10 岁时，他独自在山里照看牛
羊一月余，记住了和牛羊为伴的孤独，
困在深山里的恐惧。
　　“爸爸，我以后再也不放羊了，要
好好学习。”父亲对他当年的话记忆
犹新。
　　从牧区小学到县城中学，再考入新
疆大学，他成为当地牧区定居点，以及
亲朋好友中高考成绩最好的年轻人。
　　从初三拥有第一辆山地自行车，
到在全国各地参加自行车比赛，吐尔
松江找到了自己最热爱的事业。
　　为了参加比赛，他选择从大学休
学、退学。
　　这些年，他拿到了一堆沉甸甸的
奖牌。父亲将这些奖牌同全家福一同
挂在县城的新房中。
　　为备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国
家体育总局 2018 年开始大规模跨界
跨项选拔人才，且把选材范围扩大到
专业队之外。他由此舍弃自己最爱的
骑行，进入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
　　这一过程，他听到了“你不适合”

“不行”“算了吧”……
　　可他就是“倔”。
　　从游牧到定居，稳定的生活是
他 做 出 每 一 个 看 似 任 性 决 定 的 基
础。父辈所担忧的牛羊在冬季转场
中死亡的风险，在他的生活中已不
复存在。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起人顾拜
旦说，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非凯旋，
而是战斗。
　　“不管我 2022 年失败还是成功，
我都会继续，因为还有 2026 年。只要
我不放弃。”

跨界闯冬奥

  跨界很难，“我从陆地

转换到雪地上，得不断调

整自己，先保证不摔跤，再

来 注 重 技术和速度”

  2021 年 11 月、12 月下旬，包括
吐尔松江在内的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
20 多名成员，两次抵达新疆温泉县进
行集训。今年 1 月下旬最近的一次集
训后，我国参加冬奥会越野滑雪项目
的最终名单或将出炉。
　　温泉县是吐尔松江的故乡，原本
这里没有滑雪场。为迎接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冬暖雪期长、山势连绵起伏的
温泉县扎勒木特乡阿茨队被定为国家
越野滑雪训练基地之一，于 2021 年

10 月份开建奥运赛事级别越野滑
雪场。
　　在这个和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县城
的山区里，吐尔松江从小和家人过着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他的记忆
里，一家人赶着一大群羊去冬牧场的
路上，好几天都吃不上一口热乎饭。更
时刻担心羊群发生瘟疫，在风雪里被
冻死。这些灾难一旦发生，对牧民家庭
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很多年都缓不
过来。
　　现在，穿着专业的越野滑雪服，用
英语和外籍教练交流的吐尔松江，回
忆起十几年前恍若隔世。
　　集训期间，天还未亮，吐尔松江和
队员们就已经起床。乘车抵达越野滑
雪场，登上雪蜡车扛起自己的雪板，进
行热身训练后，他便投入训练和比
赛中。
　　能进入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和
2018 年的一次比赛紧密相关。2018
年 10 月 18 日，在海拔超过 3600 米
的拉萨布达拉宫，艳阳高照，吐尔松江
势如破竹，骑车第一个冲过终点，将
2018 首届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
和 2018 骑闯天路高海拔自行车极限
赛的冠军揽入怀中。
　　骑在自行车上，他振臂高呼。
　　这次比赛的出色表现通过电视
转播，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关
注，并通过赛事组委会向他伸出橄
榄枝。
　　“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什么梦想都没有这个大。”吐尔松江
说，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并不反对他骑
车，还鼓励在冰雪训练间隙，坚持参
加自行车赛事。自行车和滑雪的取
舍，本来是他最大的顾虑，到了北京
发现，改练滑雪，并不用放弃热爱的
自行车，他觉得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事
情了。
　　经过最大摄氧量等身体机能测
试，2018 年 11 月 20 日，吐尔松江到
北京老山运动基地报到，这里是中国
越野滑雪项目的大本营。上百名从各

个运动项目选拔过来的队员，面对滑
雪运动，都是从零开始。当时，队里还
有大名鼎鼎的马拉松运动员陈盆滨。
　　他们要经过一轮轮测试选拔，才
有机会参加冬奥会。
　　起源于北欧的越野滑雪，是世界运
动史上最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赛道路
线中的上坡、平地、下坡比例分别为 1/
3，选手需要使用传统式或自由式滑雪
技巧进行比赛。冬奥会越野滑雪比赛设
置了 10 公里、15 公里、30 公里的比赛
路程，最主要比拼的是运动员的耐力和
体力，被认为“雪上马拉松”。
　　跨界很难。吐尔松江介绍：“滑雪
技术和平衡感是决定成绩好坏的因
素，我刚入队时，有些队友已经练了大
半年的陆地滑轮。而我从陆地转换到
雪地上，得不断调整自己，先保证不摔
跤，再来注重技术和速度。”
　　吐尔松江拥有的优势是，多年的
骑行，特别是高原骑行和长距离比赛，
让他拥有强大的心肺能力和运动耐
力，这正是越野滑雪运动员必备的
素质。
　　但与此同时，长年自行车运动更
多练就了他的腿部，越野滑雪所要求
的强有力的上肢和核心力量，是他所
欠缺的。集训期间，他白天随队一起训
练，晚上一个人跑去健身房做手臂的
力量训练。
　　 2019 年 2 月 20 日，吐尔松江在
一次国家集训队队内测试赛中拿到第
一的成绩，他在朋友圈里写下“坚持就
是胜利，冠军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
　　在越野滑雪传统强国芬兰、挪威
等地集训期间，教练组通过比赛和测
试考察每个队员的能力。“如果不努
力，每一天都有可能会提前结束集训
回国。”吐尔松江说。
　　对于能否参加冬奥会，吐尔松
江并不确定，他说，最终参加奥运会
越野滑雪的男队员或许只有 4 名，
竞争很激烈。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他
没有焦虑，反而表示“因为我在不断
挑战啊”。

从牧区走来，追寻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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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给读初三的吐尔

松江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

他说，自己虽然不懂为什

么一辆自行车那么贵，但

相 信 儿子不会“胡做事”

  13 岁时，吐尔松江与体育结缘。
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情况下，读初
一的他在校运会拿下 800 米冠军。训
练一个月之后，他 1 万米就跑出 36
分钟的好成绩。
　　温泉县业余体校的校长阿布都沙
拉木，是吐尔松江读中学时的长跑教
练。在他看来，吐尔松江敢于突破自我
不断挑战的个性，从小就显现出来。
　　阿布都沙拉木记得，5000 米的
强度训练，需要跑两组 5000 米、两组
3000 米、两组 2000 米，小间隔 3 分
钟，大间隔 5 分钟。
　　当时，有很多孩子都无法完成所
有强度训练，但吐尔松江每次都能完
成。有时强度训练结束后，他也会吐，
但会接着训练。
　　与此同时，青少年时期的他还对
自行车运动产生了兴趣。温泉县所在
的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007
年开始举办第一届环赛里木湖公路自
行车比赛，温泉县城是必经的一个点。
如今，这项赛事是我国规模较大的业
余自行车比赛。
　　对儿时的吐尔松江来说，从牧区
赶到县城，在赛道旁为自行车运动员
呐喊助威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炫目
的头盔和漂亮的衣服，风驰电掣的速
度，让我觉得骑车太酷了。”
　　 2012 年，父亲布尔力克·康杰巴
依用 5000 元给读初三的儿子买了一
辆山地自行车。牧区的人说布尔力克
太惯着孩子了，5000 元能买好多只
小羊了，买一辆好点的摩托车也不是

问题。
　　布尔力克说，吐尔松江学习好，做
什么事情都有主见，自己虽然不懂为
什么一辆自行车那么贵，但相信儿子
不会“胡做事”。
　　“6 年的跑步训练，让我有了一定
的成绩，但是自从拥有了自行车，我就
狂热地爱上了它。”吐尔松江说。
　　从此，吐尔松江便开始了不知疲倦
的骑行，从牧区乡道骑到县城，从海拔
1160 米的县城爬升到 2124 米的赛里
木湖，一条意外的人生道路就此开启。
　　两年后，他骑着这辆车，第一次参
加环赛里木湖公路自行车赛，终于和
自己所羡慕的骑手一同跨入赛道。
　　但初次参赛的经历异常苦涩，摔
车、眼睁睁看着对手从身旁“嗖嗖”飞
过。在下一个很陡的下坡时，吐尔松江
不慎摔倒，后背的衣服都磨破了，背部
的血痕不忍直视。阿不都沙拉木建议
吐尔松江上保障车辆治疗，但吐尔松
江还是坚持骑完全程。
　　后来，阿不都沙拉木带运动员训
练长跑时，总把吐尔松江作为榜样讲
给小队员听。
　　 2015 年，尽管是体育特长生，吐
尔 松 江 还 是 只 靠 文 化 课 考 入 新 疆
大学。
　　大学期间，他到全国参加自行车
和马拉松比赛。2016 年，在首届乌苏
国际马拉松赛中，他跑出了 2 小时 45
分的好成绩，获得当年全程马拉松组
别的季军；2017 年，在骑闯天路川藏
自行车极限赛中，他获得个人总冠军；
2018 年，在家乡举办的第 12 届环赛
里木湖公路自行车赛，和在西藏举行
的骑闯天路高海拔自行车极限赛中，
他都取得总冠军……
　　县城的新房里，父母将他的一个
个奖牌小心缠绕在衣服架子上，挂在
客厅的墙上。一同在墙上的，还有全家
福照片，上面有父母，两个弟弟妹妹，
已逝的爷爷。
　　然而，为了参加比赛，他无法完成
大学学业，只能从大学休学，继而退

学。吐尔松江身边所有人都认为他
太不理智了。阿不都沙拉木告诉他：

“如果你读的是大专，我支持你的决
定。但新疆大学，全县一年也考不了
几个人，这样太可惜了。”
　　布尔力克也不同意儿子的决
定，“但我又能怎么办，他即使没有
成绩，我也不能不要儿子。最坏的情
况，家里的牛羊不是还有很多吗？”
　　吐尔松江解释，大学期间一年
要花差不多一万元，弟弟妹妹也要
读书，父母压力很大，应该到自己回
报他们的时候了，“既能做热爱的骑
行，又能帮父母减轻负担，为什么不
闯一闯呢？”
　　在全国参加比赛时，吐尔松
江会将自己的比赛、站在领奖台
上的照片、视频发给父母。去年，
他还用赛事奖金改善了父母的生
活条件。
　　说起儿子取得的成绩，给家里
的回报，以及有可能参加冬奥会，布
尔力克说：“这样好的孩子，哪里能
找到。他已经报答了我们的养育之
恩。不管能不能进奥运会，全家人肯
定会一直支持他。”
　　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到温泉县
后，布尔力克一有时间，便开着儿子
买的越野车到滑雪场，给吐尔松江
呐喊助威，用手机录下儿子滑行的
画面。一旁的阿不都沙拉木告诉记
者，没有人可以真正感受到这名牧
民多为儿子骄傲。

  边陲的发展给普通人

实现梦想的可能

　　如果家里没有定居，

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吐

尔松江在外训练也会有很

多后顾之忧

  在阿不都沙拉木看来，当地社
会经济发展让更多边陲的孩子有了
实现梦想的可能。就拿吐尔松江来
说，如果家里还没有定居，没有稳定
的经济基础，他在外训练就会有很
多后顾之忧。
　　 2008 年，布尔力克一家从大
山到扎勒木特乡浩得哈尔队定居。
2015 年，为了方便吐尔松江的弟
弟妹妹在县城读书，布尔力克还在
县城购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布尔
力克家有 40 头牛和 400 只羊，还
雇了专门的人来放羊，不然忙不
过来。
　　在浩得哈尔队，有牧民教育孩
子时说，“现在的生活条件比吐尔松
江小时候好很多，要向他学习。”
　　当地浓厚的体育赛事氛围让
很多孩子走上了体育的道路。除
了激励吐尔松江骑行的环赛里木
湖自行车比赛，温泉县近年来还
举办了四届“马王杯”赛马比赛、
两届“迎国庆·庆中秋”环河谷休
闲绿道全州迷你马拉松邀请赛，
2021 年自治区青少年拳击锦标
赛等多项群众喜闻乐见、社会参
与面广、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大
型体育赛事。
　　特别是符合奥运赛事的温泉县
越野滑雪场的修建，让群众参与冰
雪活动的积极性高涨。
　　 2017 年到 2021 年，全县体育
场馆等公共设施常年坚持向社会免
费开放。目前，全县 10 个乡镇场、
10 个社区的群众体育健身广场建
设全面完成，78 个村队的健身路径
全面配置。
　　作为温泉县业余体校校长，阿
布都沙拉木带过的学员多次打破自
治州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自治区中
学生田径运动会、自治区运动会等
赛事的单项记录。
　　他说，全县仅约 7 万人的温泉
县能走出吐尔松江等优秀运动员，
背后还有当地几代体育人的努力和
传承。他的田径师傅赛地尔丁甚至
牺牲在岗位上。
　　“随着冬奥会举办，本地体育赛
事和全民健身越来越完善，肯定有
更多像吐尔松江一样的年轻人冒出
来。”阿不都沙拉木说。
　　在温泉县越野滑雪场，有很多
围观的孩子，好多人都认识吐尔
松江。
　　这让吐尔松江不自觉就想起自
己小时候站在路边为自行车运动员
加油的场景。
　　“只要有梦想，只要相信自己，
才有不一样的未来。”他对围观的孩
子说，也用这句话给自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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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尔松江的父母在温泉县越野滑雪场附近的山上遥望儿子比赛
的起点方向(2021 年 1 1 月 23 日摄)。 

▲吐尔松江·布尔力克在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训练备战(2021 年 12 月 9 日摄)。     本版摄影：新华社记者胡虎虎

  ▲在2021-2022国际雪联越野滑雪积分系列赛温泉站男子团体短距离传统技术
的比赛中，吐尔松江·布尔力克（右）与队友赵磊完成接力（2021 年 11 月24日摄）。


